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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锦

景影夫妇太喜欢这套新买的房子了，虽说是二手房，虽
说只有100平米，虽说与彼此上班的单位有着不短的距离。但
是，这栋楼的外墙爬满了地锦，让呆板的水泥钢筋结构墙散
发出无限生机，美得可人。

景影五十有五了，是林业大学园林系毕业的，之后又在园
林管理局当技术员、工程师，再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如今是副
局长了。景影一辈子与花花草草相厮守，心情好极了。妻子刘
欣在中学教语文，生得小巧玲珑，特别喜欢古人写花写草的
诗词和散文，年纪大了却常常萌发少女的情怀，这很难得。

刘欣常和丈夫开玩笑：“景影，你这辈子是改不了拈花惹
草的毛病了。”

景影点头称“是”，然后说：“你常自比弱草娇花，我能不
小心侍奉？”

“景影，这地锦的名字就很有诗意。”
“它还有俗名，叫爬山虎、爬壁虎，最有韧劲，值得世人效

仿。”
这栋楼只有6层，所以没有电梯。年岁在20年以上，地锦

把外墙涂得很绿，根扎在墙根，藤则攀墙乱爬，卵状的叶子重
重叠叠，像厚厚的毯子。景家住在5楼，客厅、书房、卧室、卫生
间、厨房的窗口周围，都密集着藤和叶，有的还向窗口探进头
来，充满着好奇心。到了六七月间，藤叶间还会冒出淡黄带点
浅绿的小花，娇滴滴的。落雨的时候，雨声沙沙啦啦，好听。而
下雪后，绿意上覆一层莹白，好看。盛夏骄阳如火，地锦却浓
荫送凉；深秋下霜，叶子绿中透红，如无数跳跃的火苗。

他们之所以买这套二手房，是因为儿子要结婚，再买一
套新房吧，钱还不够。于是将早几年买的一套大房子让出来，
重新装修，做了年轻人的洞房。然后，他们寻寻觅觅，相中了
这套房子安身立命。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没有惊动单
位的任何人。景影平日上班、下班，从不要单位司机接送，所
以他搬家、安家没人知道。儿子结婚，景影也没给本单位的人
发请柬。这叫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图的是一个清静。

这地锦使景影浮想联翩，假如每个社区的每栋楼，都细
心培养这种“垂直绿化植物”，那么，对于城市的空气净化和
低碳化生活，功莫大焉。他起草了一个报告《关于倡导城市住
宅楼培植地锦的几点建议》，局办公会议自然是全票通过，然
后形成正式文件，上报市政府有关部门。

景影在地锦送绿的书房，完成这个报告的初稿后，第一
个读者当然是老伴刘欣。刘欣边看边念，每到妙处，必大声叫

“好”。然后说：“景影，我要为地锦口占一首诗。可惜，它不能
录入你的大文，遗憾。题目是《咏护墙植物地锦》：地锦铺荫绿
满墙，万家安乐笑炎凉。最珍春雨潇潇夜，叶叶歌吟湿舞裳。”

这回轮到景影喝彩了：“好，言近而旨远。可叹我无诗才，
不能唱和。但愿这个报告能得到领导的认可，并大力推广，则
为大幸。”

报告呈上去几个月了，如泥牛入海无消息。
景影很惆怅。
社区忽然贴出通知：将组织专人，把各住宅楼外墙的地

锦全部清理干净，以便美化环境，参加全市“美丽家园”的评
选活动。

景影感到很惊愕，这真正是瞎胡闹。一打听，是省里一位
领导，在市里有关部门陪同视察时，随便说了一句“要显出外
墙本色才有整体美感”的话，于是层层认可，雷厉风行遵命照
办。

景影雷急火急去了社区的管理办公室，对一位年轻的女

主任，口若悬河地说了一大通道理，关键词是：决不能清除地
锦！

女主任漠然地看着景影，然后说：“上头有指示，我能不
办吗？再说许多住户都同意哩。你想想，我得请人，得发工钱，
还要刷涂料，我愿意吗？”

景影大声说：“别人同意，我不能阻止。但我家的房子，当
然包括外墙，是我用钱买的，是我的私有财产。我家外墙的地
锦，决不能清除！谁敢清除，我上法院告谁！”

景影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一栋栋楼外墙的地锦，被清除干净了，再刷上白色的涂

料。
只有景影家的外墙，还留着一片地锦，如白色波浪中的

一个绿岛，格外扎眼。
景影对老伴说：“我就守望着这一片绿色，可奈我何？”
刘欣默默不语。
有一天，正好儿子、儿媳回家来吃饭，刘欣对景影说：“你

早出晚归，社区的许多闲话你听不到。”
“嚼什么舌根子了？”
“国人有窥探他人隐私的好奇心，原本互不打交道，但因

我家不肯清除地锦，便成了一个议论的焦点。他们说：这家
牛，因为男人是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副处哩，谁敢去惹他！”

“屁话！这是简单的维权，与当副局长何干？”
“还有人说，小偷喜欢到有权有势的人家作案，他留下绿

的标记，可以直奔其家，不致大家受难。”
景影气得一拍桌子，吼道：“这是什么混账逻辑！我若是

贪官，有的是钱，还买这二手房干什么？”吼完了，无力地坐下
来，连连叹气。

儿子、儿媳忙说：“爹，我们也担心哩。万一小偷上门，偷
不到值钱的东西，又正好撞着你们两个老人，撒气行凶，得不
偿失啊。”

景影忽然老泪纵横，说：“你们看着办吧……”
刘欣马上走向摆放座机的地方，拨号给社区管理办公

室，说：“我家外墙的地锦，你们去铲除吧。”

龙 票

这个地方叫戏台岭，处在湘潭城的郊外。几十年前，这里
到处都是小山岗子，是岗如戏台，还是确因演过野台子戏而
得名，不得而知。如今，城市建设如吹足了气的气球，铆足了
劲儿往四面扩充，戏台岭早已不复旧时模样，变成了一个一
个的社区，水泥和砖瓦造就了新的风景。

55岁的龙子娱，是喜洋洋社区的清洁工。他曾经供职的
一个街道小厂，在20年前就破产倒闭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
打各种各样的工。虽然是一个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总得
吃饭、穿衣，不能不去赚一份菲薄的工资。近些年，他有了低

保的几百块钱，再加上打工的工资，觉得日子过得很滋润。他
没有自己的房子，要房子做什么呢？聘用他的单位总会提供
可以放下一张床的住处，这就够了。

他原本叫龙子如，后来有人告诉他，著名画家齐白石有
个儿子也叫这个名字，他不想沾光，便改了个同音字“娱”。他
喜欢“娱”字的意味，因为从小及长，他爱看京戏，娱目娱耳也
娱心。他还说之所以到这个偏离城市的地方来做清洁工，是
因为“戏台岭”的地名让他浮想联翩，快乐无比。

他爱看京戏，也能哼几段小生戏，嗓子尖而脆，是一
个真格儿的票友。这个社区有个众乐乐票友会，老年人居
多，也有几个年轻人。但没有谁邀约他入会，大概是觉得
他还不够格。但他们无论何时何地，聚在一起唱戏、谈戏
时，龙子娱总会翩然而至，默默地坐在一边看和听。清洁
工是分地段料理的，没有时间限制，任务是只要保持地面
干净就行了。大家不叫他的名字，只称他为龙票，意思是
姓龙的票友。

第一次有人叫他龙票时，他笑了，说：“你们抬举我了。”
“是吗？”
“你们可知道，清朝的皇族贵胄，业余爱看戏也爱唱戏，

皇帝给他们发下带龙纹的票证，允许自娱自乐，但不能去公
共场所登台献艺，更不可收钱卖艺，这叫票友。因他们身份显
赫，又有龙纹票证，故称龙票。”说完，龙子娱哈哈大笑。

众人再不作声，一个扫地的这么会侃！
龙子娱的卧室、工具室、卫生间，在社区西北角的一座小

平房里。他无需做饭，社区有公共食堂。洗澡就提一大桶水到
卫生间去，哗哗啦啦洗个痛快淋漓。晚上，坐在床上打开收录
机，听京剧名家的光碟。公家没有配备电视机，他也不想去自
购电视机，听京剧光碟就很满足了。

城里的大剧院，经常有本地或外地的京剧团演出，头几
排的票上百元一张，中间的票50元一张，最后几排的票也要
30元一张。龙子娱常在夕阳西下后，赶紧吃饭、洗澡、穿戴齐
整，坐公交车到城里去看戏。

社区的人对他说：“这太花钱了，你不该这么奢侈，听戏
能长肉吗？”

他说：“我爱的就是这一口，不去，心里空落落的。”
社区的荷池边，有一座仿古建筑听雨轩。这天下午，众乐

乐票友社的一群人，带着乐器来这里票戏。胡琴、板鼓一响，

龙子娱忙不迭地跑过来了。先听戏，再扫地，都不误。生、旦、
净、丑，虽没有化妆、着装，一个个在京胡声中唱得十分过瘾。
龙子娱坐在一边，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板眼，听得极为认真。唱
完了，大家又互相提意见，但多是夸赞之语。

忽然有人对龙子娱喊道：“龙票，你可不能回回白听，你
得进言作点儿贡献。”

龙子娱微微一笑：“真要我说？”
“当然。”
于是，龙子娱清了清嗓子，对几位的演唱，先说优点，再

说不足之处，都是内行话，一下子把大家镇住了。
“唱《定军山》的老生，嗓子不错，有亮音也有娇音，尤其

是老音见功夫，美中不足的是缺乏炸音和张口音。此段中的
‘管教他’的‘他’字就须用炸音，否则唱起来就不‘冲’了。还
有《搜孤救孤》中的那句‘我与那公孙杵臼把计定’的‘把’字，
就要用张口音。”

哗啦啦掌声响成一片。
“龙票呀，你是真正的行家。再说说！”
“我看各位的功夫都不错，别老是这么玩儿。是不是可以

排几个折子戏，作古正经地登台演出？让社区的人过过戏
瘾！”

有人说：“我们也想了多时了。各人虽有些戏衣、道具，凑
起来不够啊。”

龙子娱说：“可以慢慢想办法。社区不是要搞文化建设
吗？上面出一点，我们捐一点，反正，不着急的。我得去扫地
了，再见。”

日子一天天地流逝，这件事却如石沉大海，音讯杳无。谁
心里都明白，难啦。

3年过去了。
龙子娱突然患了肝癌，然后过世，享年五十有八。临终

时，他把一个存款折子，慎重地交给守在病榻旁的社区领导，
断断续续地说：“这是平生所存的5万块钱，将来给众乐乐票
友社添置戏衣、道具吧。”然后，微笑着合上了双眼。

众乐乐票友会的全体成员，闻讯在龙子娱的灵堂含着泪
唱了一整晚的戏。这个一生清贫的人，应该享用这种送别
仪式。他们决定各自再捐些钱，置办些像样的戏衣、道
具，认真地排出几个折子戏，到各社区去演出，让大家好
好地乐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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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站了一天乏了，西斜到一边，晒出一
高一低两个瘦小的人影在小吃街上走。

一个声音穿过人群，敏锐地钻进那两人的
耳朵里，“哎，樊老板下班了吗？”

樊启章一回头，一脸惊喜的笑容，答：
“我们下班了，你不下班吗？”

赛买提背着手，近 100公斤的体重骄傲地
挺立在烤肉炉后。他耸了耸肩，饶有趣味地挑
了一下浓眉，又挤了下眼，说：“你们一家人
嘛，像苹果一样。”樊启章惊骇地看了一眼身
旁的妻子，不自然地回问：“什么苹果？”赛买
提歪着脑袋，乐不可支地笑起来。

苹果。苹果？再看赛买提，他已把笑脸投
向了另一个熟人。樊启章和妻子继续向前走。
妻子边走边埋怨，说：“都怪你。”又说：“为
什么不直接向他要钱？”樊启章不耐烦地回她
说：“你没听他说苹果吗？”

赛买提买了樊启章店里的鞋，迟迟没有付
钱，两人是有意来路过的。

次日，樊启章去找卖干果的哈斯提尔问
了，那边回答说，苹果在维语里面没有别的意
思。这答案并不能让他们满意，反倒让他们觉
着自己吃了某种哑巴亏。这些日子生意清淡，
有大把的时间用来胡思乱想。樊启章的妻子特
地翻了旧历，那天是阴历四月初一。月头第一
天就欠了账，可不这个月生意差吗？

夫妻俩为这笔欠款没少吵架。
这天又唠叨起来，咬牙切齿地恨了几句。

谁知一回头，赛买提的妻子古丽米娜竟然就在
店里站着。

古丽米娜是对得起妖娆这个词的。从身形
到脸部轮廓，线条分明。发黑唇红，颜色也分
明。她只管看货架上的鞋，樊启章夫妻却受了
惊吓，全忘了要讨债。古丽米娜很快锁定了一
双长靴，一边试穿，一边唠唠叨叨地讲，晚上
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新买的裙子需要一
双靴子配。樊启章听了这话，总算放下悬着的
心，远远地坐回收银台后。他看着妻子前后忙
活，心里飞快地算好了两双鞋合计该付的钱。
他要严肃地摆出老板的派头，防止古丽米娜跟
他耍赖少付钱。其实赛买提和古丽米娜夫妻俩
至多算是熟客，却仿佛是多要好的朋友似的。
古丽米娜试好靴子后，来到樊启章面前，先妩
媚地瞪他一眼，然后撇嘴一笑，说：“放心，
钱一分不少。”樊启章尴尬地咧开了嘴，但又
极快地闭上了。古丽米娜完全没有打开包拿钱
的意思。果然，她接着说：“两双鞋子一分不
少，过几天一起付钱。”

樊启章果断地说：“那不行。”
古丽米娜说：“行，靴子白白地站在架子

上，还不如穿到我的脚上，钱晚几天给，又不
是不给。”她话没说完，拎起鞋子跑出了门。

“不行，不行。”
夫妻俩措手不及，追出门去，古丽米娜已

钻进了一辆宝蓝色的甲壳虫式的小汽车。而开
车的人正是赛买提。不知是因为对欠账感到不
好意思，还是车太小，赛买提困难地从车窗里
伸出甜蜜的笑脸，说：“老朋友，走，一起参

加婚礼去。”樊启章是爱面子的，只好摆手摇
头表示不去。赛买提表示遗憾地撇了撇嘴，将
头缩回了车里。小汽车擦洗得很光亮，却是有
病的，咳嗽了两声才上了路。樊启章气呼呼地
跟妻子说：“这个车子，肯定是便宜买来的二
手货。”妻子说：“我就不信他过几天能把钱送
来，要不要打个赌？”

果然，一周又过去了仍不见赛买提和古丽
米娜来付钱。妻子说，她现在明白苹果的意思
了，就是随便咬，好欺负。樊启章说她是胡扯，赛
买提没那么高的汉语水平，不过是随口乱说了
一句。话是这样说，两人还是决定，由樊启章天
天去赛买提的饭馆吃饭，看他好不好意思。

樊启章夫妻俩是从内地来新疆的，从前给
亲戚打工，自己独立开店不到两年时间，平日
里朴素勤俭，下馆子顶多吃个凉皮、牛肉面。
赛买提的饭馆卖的是抓饭和拌面，现在抓饭拌
面都涨成什么价了？樊启章还真不知道涨到了
多少，只知道很贵。但，再贵也没鞋子贵。

饭馆门口，一边架着口大锅，里面是粒粒
松散而油光的抓饭；另一边，是一个两米多长
的大烤肉架，一缕缕青烟将烤肉的香味散播到
整条街的空气中。旁边有只大缸，种着一棵长
着懒散大叶的无花果树。

樊启章一进门吃了一惊。里面装修得富丽
堂皇，除了两幅伊斯兰味浓郁的油画，从墙纸
到吊灯，以及棕红的木地板和铁艺隔断，全是
欧式的。这装修得花多少钱？古丽米娜也是欧
式打扮，棕黄色卷发高高盘在头顶，黑色套
裙，脚上是没付钱的棕黄色长靴。

古丽米娜亲自替他擦出一张桌子，一边倒
茶一边问：“樊老板，我们抓饭有，拌面有，
丁丁炒面也有，馕坑肉也有，你啥东西想吃？”

樊启章来时已计划好了，要一份抓饭，自
己吃一半，剩下的带回去。赛买提亲自端上了
抓饭，向他挤了下眼，说：“吃不完的话，再
给你加一些米，给老婆子带回去吃。”这一句
知心话，说得樊启章满面通红，他有些感动
了。

樊启章空着手只把饭带了回去。被妻子数
落是难免的，但他也有辩解的理由：饭馆那么
多人，不能不给人家面子，关键是人家赛买提
又多添了这么多的米。

樊启章很生气，也只能生闷气。要脸面的
人，都难免要委屈自己。

樊启章决定有空就去老乡的玉器店坐坐。
玉器店在赛买提的饭馆斜对面，闲聊的时候可
以看到赛买提，而且在往返玉器店的路上，可
以让赛买提看到自己。赛买提的朋友很多，似
乎整天都站在门前与人聊天。这天，樊启章往
返了几个来回，赛买提连姿势都没变过，双手
交叉抱在胸前，歪着脸，重心偏向一边。第一
次赛买提向他点了点头，笑了笑。第二次，赛
买提挑了一下眉毛有几分吃惊地又笑了笑。第
三次，赛买提扬了扬下巴，无声地向他提出了
疑问。第四次，赛买提乐不可支地笑了。

樊启章气急败坏地回到自己店里，赛买提
的那一脸笑，让他又想起了那句：像苹果一

样。看来，暗示对赛买提毫无用处，只有直接
张口要。樊启章夫妻在邻里眼里，最是脾气
好，拉下脸这种事真没做过几回。他到镜子前
试着摆平脸，却看见背后赛买提带了3个人进
了店门。

“樊老板啊，把最新款的鞋子拿来。”赛买
提一边说，一边开始拿货架上的鞋。

樊启章的妻子从收银台后站起来，向樊启
章狠狠使了个快要钱的眼色。赛买提却又说话
了：“他们 3 个一人买一双，我自己也买一
双。”生意来了，俩人不敢怠慢。赛买提边试
鞋边唠叨说，“明天是儿子的割礼，刚买了一
套西装，一会儿还要给儿子买鞋。”之后，又
摇头说：“呜呼，现在钱哪样子够用呢？东西
太贵了，呜呼。”樊启章多一句废话都不说。

赛买提让那3个人试好后，拿着各自的鞋

包括自己的，先走。之后，掏出一大沓钞票开
始数，他先付了 3 双鞋的钱。说那 3 人是他的
弟弟，他给买鞋子。樊启章脸上开始有了一点
笑容，谁知赛买提却把剩下的钱装进了口袋。
说：“麻烦了，明天请客的钱不够了。”

樊启章和妻子立刻堵到门前，说这次决不
能再欠账。

赛买提一脸吃惊，说：“我的鞋子已经被
弟弟拿走了，咋办呢？”樊启章说：“你打电
话，让他把鞋送回来。”赛买提却扑哧一声，
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是在开玩笑，但只是笑
并没有掏出钱来。他向空中打了个响指，说：

“明天，朋友最少一个人都是给 500 块钱的
礼，10个桌子的朋友来，明天多少钱要来呢，
你还害怕吗？”说着拍了拍樊启章的肩，推开
他走出了店门。

“赛买提真是……”樊启章的妻子要发牢
骚，话说了一半却算起了账，“一桌 10 个人，
一人500……”

可是过了明天又后天，又一个星期过去
了，赛买提没有来付钱。

像苹果一样，想咬就咬的苹果。樊启章坐
在店里越想越觉着生气。他想直接去赛买提的
饭馆里要，当着众多顾客的面，但是赛买提和
古丽米娜会怎么样？他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赛
买提铁塔一般壮实的身子，然后是赛买提的
脸，那两道粗黑眉毛拧了起来，说：“谁欠你

的钱了，把欠条拿出来……”樊启章打了冷
战。既没有开票，也没有写条，连第三者证人
都没有。所以，他们是决不能翻脸的。樊启章
狠狠地向自己的腿拍了一巴掌，随即疼得皱起
了脸，无力地叫了声“哎哟”。

当晚，樊启章饭后同往常一样去散步了。
他在欢快的广场舞音乐中，向着小吃街走过
去。他刻意走到月光和街灯都照不到的暗影
里。凉风席席，他的小心脏，可怜得像他身后
的影子，躲躲闪闪又悲悲切切。他是个可怜的
老实人。他躲在小吃街尽头的冷饮摊后，遥遥
地可以看到赛买提的饭馆。一个小伙计在门口
慢吞吞地清理烤肉炉子里的煤灰，虽听不到声
音，却可以看得出他边干边唱着歌。樊启章要
了瓶绿茶，慢慢地喝起来。不一会儿，看到赛
买提从饭馆里面走了出来，仍旧是一副心满意
足的样子，指挥着小伙计进进出出地忙活。古
丽米娜扯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也走了出来，两
个精力旺盛的小东西，大呼小叫地相互追打，
古丽米娜不时的训斥着他们，却并不见效。

樊启章极力向桌子下缩着身子，只留半张
脸在桌面上。他看到赛买提向停车场方向走过
去，不一会儿，甲壳虫似的蓝色小车开了过
来，古丽米娜吆喝着两个孩子上了车。樊启章
的心开始剧烈地跳起来。一切都不在他的计划
当中，这一晚他的所有行为都属临时起意。

他叫了辆的士，跟上赛买提的蓝色甲壳
虫。的士司机难得遇上这样有趣的事，也兴奋
起来。俩人不由自主地都猫起身子，说话也压
低了声音。他问前面那蓝车值多少钱？的士司机
看不太清，特意加速凑近看了一眼，又很快地降
低了速度，说也就八九万，不是什么值钱的车。
说完打量了一下樊启章，聪明地一挤眼，问：“老
婆在车上？”樊启章生气道：“我执行任务。”司机
扑哧一声，笑得车都抖起来，道：“警察要是你这
样的，我们得亡国。”樊启章想生气，却也忍不住
笑了起来。他觉着这司机真是个好人，只是现在
不是交朋友的时候。

赛买提的车在城边上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
下来。樊启章拒绝了的士司机要帮忙的要求，
自己下了车，并让的士马上离开，以免引起注
意。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蓝色甲壳虫
打了两声喇叭，院子大门开了，车开了进去。
然后咣当一声大门关上了，赛买提在院子里唱
起了歌，然后是吱吱嘎嘎大门在上铁栓的声
音。风吹得树叶哗啦啦地响。墙头上爬着浓密
的葡萄枝叶，还蹲着一只白色的猫。猫发现了
樊启章，静静地望着他。

樊启章围着院子走了半圈，院子连着别人
家的院子。大门两旁种着高高的白杨树，在一
侧的院墙下放着一堆粗大的木头，像是盖房子
用的。赛买提的歌声进了屋，小了，继而没
了。樊启章踩着木头爬上了墙头，这边是葡萄
架，葡萄架旁是两棵果树。院子里的灯还亮
着，照出一片整洁的小天地。一块菜地，一个
小花池。花池边上放着洗手的水壶。屋里传出
嗡嗡的说话声。

樊启章趴在墙头上，仍然没有想好自己要

干什么。他可以悄无声息地跳进去，把墙里的
花草果木及蔬菜全部毁了，或者让那辆不值钱
的蓝色甲壳虫彻底无法开动。他确信自己可以
完成各种破坏而不被发现。永远不会有人怀疑
到他，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老好
人。可是好人总是被欺负。屋子里的灯，先先
后后逐一熄灭。世界只剩下车经过的风声，风
经过的树叶声，和趴在白杨树影子里的樊启章
的呼吸声。白猫终于看得不耐烦了，轻盈地跳
到樊启章脚下的木头上，然后跳下地，向路边
跑去。猫竟然不怕他，连猫都不怕他。

樊启章慢慢地蹲下身，预备在木头上坐下
来。谁知正好坐到突起的小树杈上，他起身脚
下一滑，一头栽了下去，不偏不倚正好撞到白
杨树上。

樊启章再次睁开眼，看到的是一个架子，
一个瓶子，一根透明的管子。然后是一张脸，
赛买提的。他愣住了，片刻后急忙闭上眼。一
瞬间他全想了起来，任赛买提再怎么叫，就是
不睁眼。直到周围静下来，另一个声音悄悄凑
到他耳朵边，说：“放心吧，没事。”他才睁开
眼。他看到一张陌生的脸，随后认出那双聪明
的眼睛。是那个的士司机，两人注定要做一辈
子的朋友了。的士司机让樊启章叫自己小高，
说自己不放心，又回去找樊启章，正好看到他
一头栽下来，当时就不省人事了。小高叫开了
赛买提家的大门，和赛买提一起把他抬进了
屋，然后叫了急救车。他说，他的谎编得天衣
无缝，说一切都只是巧合。

樊启章觉着能交到小高这样的朋友真是幸
运。他撞破了头，轻微脑震荡。入院押金是赛
买提去交的。他望着赛买提的笑脸，不知该摆
出什么样的表情，反正脑震荡了，白痴的样子
正合适。古丽米娜带着两个孩子也来看他，带
来了各样水果，比他最近的老乡带来的都多。
看来，他也得跟赛买提做朋友，这次恐怕得做
真朋友。

出院时，赛买提开着他的蓝色甲壳虫来接
樊启章，车里新喷了香水，樊启章连打了好几
个喷嚏。音乐声震耳，他们宁可扯着嗓子说话
也不愿把音乐关了。真朋友更要佘账了，樊启
章想到这里，别扭又爬上心头。他狠下心来，
大声问开车的赛买提：“像苹果一样到底是什
么意思？”赛买提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向后一
扬眉，又上下打量了一下樊启章，说：“不像
苹果吗？”

樊启章回头看看在后排坐着的妻子，剪着
规矩的蘑菇头，五官平淡素着脸，灰衬衣。旁
边坐着的古丽米娜披散着棕黄的卷发，深目高
鼻，黑眉红唇，绿花裙子。两人如用画比，他
的妻子就是一幅西北旷野，古丽米娜是一幅艳
丽的高山流水。再看自己，穿着件白条衬衣，
赛买提则穿着件粉红色T恤。自己和妻子与赛
买提夫妻，真是鲜明的对照。樊启章隐约觉着
自己明白了，问赛买提，“你们像啥？”“我们
吗？我们像大盘鸡。”赛买提回头向古丽米娜
挑了一下眉毛，两人一起放声大笑起来。樊启
章回头看了一下妻子，他们也笑了起来。

像苹果一样
□流瓶儿


